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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印象中，倒扒狮街
（区）是一条普通的小街，没什么
特别，根本不曾想到某一天它
会明珠般璀璨耀眼，成为国家
级文旅休闲街区。

冠以“国字号”的倒扒狮街
区，形成于明清时期，曾是老安庆
第一商业街区，因街中有倒扒狮
石牌坊得名，呈L字型，也称7字
型，包括倒扒狮街、国货街和四牌
楼街三段，现简称倒扒狮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倒扒狮
街是居民区，东起小墨子巷口（今
清节堂旁），西至胜利路（今龙山
路），两百多米长的石板道上，散
发着烟火气，商铺连排的旧景不再，仅西端路口
有家土产店、糖业烟酒店和“水铺子”，东头“马王
坡”的斜坡上有纸盒厂、角梳厂和服装厂生产车
间。这条街日常较为平静，但也有热闹的时候，
或是居委会组织活动，或是新光电影院散场（电
影院的后门落在小街上）。盛夏的夜晩，路边摆
满竹床躺椅，纳凉的居民谈笑声不绝，让夏夜的
街道变得欢畅。

本是“一家子”的国货街、四牌楼街，这段时
期仍续写着繁华闹市的景象。

国货街的前身是四牌楼，先后叫四牌楼正
街、西街，五四运动期间，为“提倡国货，抵制日
货”而改名。国货街不足百米，沿途商店林立，南
边设有猪肉食品店、牛肉食品店、布店、文具店、
中药房等，北边设有理发店、杂货店、百货商场、
五金店、土产店等。四牌楼街长百米，有胡玉美、
麦陇香等“老字号”，售卖的酱油、酱菜、蚕豆酱、
麻饼、鸡蛋糕受大众欢迎，还有书店、药店、理发
店、饮食店、画像店、百货店、说书场、文物商店以
及人民服装厂。两街四通八达，平时行人川流不
息，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人头攒动。

国货街 1966 年更名幸福路，止于 1980 年。
幸福路自东向西，包括大二郎巷、国货街、倒扒狮
街和龙门口街。

我家曾住在幸福路 65 号（今国货街戏台
旁）。这是一个三进的老宅子，内有两个木制小
二楼，有水井、庭院、厕所。经简单改造后，住了
10多户人家，身份各异，有工人、教师、营业员、
公安员、机关干部等。因是公房，房租并不贵，我
家面积26.23平米，月租金3.01元。住房紧张没

厨房，过道厅被划成若干区域供各家使用。那口
井方便了住户的用水，还能让大家在三伏天吃上
井水浸过的西瓜，沁人心脾的凉意和快感，我这
辈子都忘不了。

住在商业区的好处是，出门相当于逛街，步
步都是店。我家门口隔壁就是布店，每天选购布
料的人较多，大多是妇女儿童，特别是年轻女子，
即使不买也饱下眼福。由布店向东走几步，便是
中药房，据说这里曾是“屈臣氏”旧址。我没进去
过，但每次经过，都会听到清脆有节奏的捣药声，
现在提到中药二字，捣药声还会在耳畔作响。

我常去“老宝成”文具店，主要买些笔墨、作
业本。柜台琳瑯满目，吸引我的不是“英雄金
笔”，而是圆滚滚的篮球。偶尔我也光顾说书场
（服装厂隔壁），说书的是个年轻人，白皮肤，腿残
疾，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奇袭白虎团》等段子我
尤为喜欢听。1970年代末，书店（麦陇香隔壁）开
展了租书业务，按天计价，我隔三岔五跑去，租借
了不少外国名著，如《红与黑》《悲惨的世界》《基督
山伯爵》等，为降低费用经常看书到深夜。

1980年代初，我家搬走了。40多年过去，脑
海里只剩下碎片化的记忆，幸亏还留有生活印迹
的两件实物，方使某些情节变得清晰，一件是房
屋租赁证，另一件是春秋衫，1977年买的，当年
绝对是件奢侈品，它产自上海，涤棉面料，最新
款，售价18元，通过内部的一朋友帮忙，在家对
面的百货商场（第二百货）买的。

老街上曾经的老屋、老店、老井消失了，但现
在有了“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安庆正在变，
一边新生，一边老去。

1970年代的倒扒狮街区
毛天鸣

上午近八点，王文军还纹丝不动躺在床上，
准备上班的妻子推了推他，王文军眼睛微闭，慵
懒地躺在床上，妻子上前摸了摸王文军额头，一
团烧烫的气流传到她的掌心，她判断王文军发烧
了，催促他赶紧到县医院治疗，王文军慢慢起了
身，感到嗓子痛，更难过的是鼻子好像被一块湿
抹布堵住了，不通气，用力呼吸，一丝清鼻涕流
出来，就如抹布上挤出的水，只能通过嘴巴吸
气，刮到喉咙处，更痛。他准备吃一点自备的感
冒灵应付一下，但妻子己请好假，执意带他去医
院门诊。

县立医院人头攒动。挂号填卡，几经周折，
终于坐在了医生的面前。医生的询问如审讯般严
肃，然后查血查尿查胸片，确诊感冒伴有低烧。
妻子问其原因，医生说可能性太多，无法定论，
不过病情可以确定是上呼吸道感染所致，必须马
上住院治疗。王文军恳请医生开些药让他带回
家，不料引来医生一顿训斥：如此重症，再晚一
点，会引起肺部重度感染，导致器官衰竭，后果
不堪设想。

住院两天后，王文军恢复如初，他心急如
焚，公司里有忙不完的事情。可医生不允，每
天依旧量体温，查便查尿查肺，吊点滴。王文
军不解，问医生各项指标均正常了，为啥还天
天检查天天服药，医生不加思索回复，防止病
情反复。

好不容易熬到第十天，准备办理出院手续，
病房医生突然神情阴郁地将王文军叫到医护办公
室。拿着胸片郑重地说道，左肺叶上端有一个0.9
毫米结节，疑似肺癌，不，肯定是肺癌，医生后
半段的语气比较确定。

医生指着透过白炽灯光扫射出的胸片结节
处，说道，肺部结节一般无明显症状，分实性、
亚实性、磨玻璃结节，你是典型的磨玻璃样，且
有毛刺，形状不好，必须尽快手术切除。

医生照本宣科般讲解，有点像小学老师那样
认真，妻子在一旁焦急地说，王文军不抽烟，也
没有家族病史，怎么会患肺癌呢。医生不慌不忙
答道，从他掌握的情况看，肺癌患者往往也有一
些不抽烟的。

王文军追问医生自己是属于何种肺癌，医生
脱口说道，从我临床经验看，应该是腺性肺癌，
大多数不抽烟男士都是腺癌类型，女士鳞性肺癌
俱多。

王文军去了上海。在上海的那家大医院的肺
科，全国知名专家蔡教授仔细看过王文军带去的
胸片后，当即就排除了肺癌的可能性，说可能只
是某种真菌感染，让王文军重新做个CT胸片，
查个血样，再诊。

回家的路上己是傍晚时分，妻子在上海老盛
昌连锁餐饮店如释重负般，一口气吃了大碗雪菜
肉丝面和三屉小笼包，王文军笑着说，看来适度
的紧张可以增加食欲，妻子愉快地笑着说，谁紧
张了？是你紧张了吧？说着，眼眶就湿了。

三天后，王文军去看
蔡教授的专家特需门诊，
蔡教授说他在联网的电脑
前看过血样和胸片报告
后，就是一个肺部小结
节，建议每年体检时注意
观察即可。他又解释道：
结节是肺部被细菌感染后
身体的一种自我免疫保
护，在细菌周围形成的保
护圈，就好比人身上某个
部位碰破损伤，后结壳的
疤痕，恢复好了疤痕也会
自动消失。

果不其然，半年后王
文军体检，肺部结节悄然
消失，妻子的那颗悬空的
心终于放下。

生活流水

虚惊一场
潘淑生

最先来报到的是荠菜，家乡人也叫地心菜，
多生长在菜园地的边边角角，大蒜地的蒜网子里
的荠菜特别多。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既可炒着
吃，也可烧火锅烫着吃。将荠菜洗净切碎放上麻
油、味精，再到放进煮熟的面条里，就是一顿上好
的美味。用荠菜拌馅包饺子，清香、爽口。荠菜
的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是春天的补钙菜、清肝菜、
通便菜。

苦菜是一种上等的野菜，不光味苦，生长的
环境也苦，因为它生长在贫瘠的荒地或路边、地
坝，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含有大量的
维生素和氨基酸，能减肥，降心火，还能预防高血
压和冠心病。阳春三月三，苦菜赛灵丹。每到清
明节前后，采苦菜的人还真不少，既有乡下人，也
有城里人。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掐苦菜是为了
充饥果腹，现在摘苦菜是为了功效、营养。趁着
大好晴天，拎个小篮子，出家门三五步远的土坝
上，小路旁，便能掐到，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便
能采回满满一筐，到小溪里清洗之后，再用清水

漂上两三天，苦味便清除了大半，沥干之后，可炒
着吃，一时吃不了的再放到太阳底下去晒干，储
藏，可用于菜荒时烧火锅。

一到春天，小溪的两边只要稍有泥土的
地方都长出了芹菜，那青青的叶子，紫红的杆
子，水嫩水嫩的，不要一小时的功夫就会采回
一篮子，芹菜不仅口感好，味道香，还有降压
的作用。

映山红花开的时候，附近的山上就能采到鸡
骨苗、大叶苗这种野生的菜，过去，人们把两种野
菜采回来喂猪，其实它可是美味的菜肴，焯水后
加油盐爆炒，味道鲜美无比，是下饭的好菜。

蒲公英也是不可多得的野菜，它还有消炎
杀菌的功效，只是家乡的稻田如今改种茶叶和
桑叶等经济作物了，春天，在稻田里再也觅不到
大片的蒲公英了，小路边或荒地里偶有少量的
蒲公英。

家乡岳西的野菜还有很多很多，鱼腥草、竹
笋、香椿、马兰头……真正的野菜宝库。

山川草木

春天的野菜
柳瑞林

安庆旧影

1970年代，作者在幸福路的房屋租赁证


